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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看，神话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迷思型神话和力量型神话。迷思型神话可视为田园牧歌式的迷梦，束缚人类改变自我而屈从环境；而力量型神话则展现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智慧，通过思想启发推动人类改变环境。力量型神话对教育过程的观照主要体现在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身份认同、价值论层面的教育价值确立与实践论层面的创意潜能激发。在高扬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创客教育被寄予变革传统教育的厚望。但创客教育在实践中受到的过度追捧，使其有蜕变成为一种迷思型教育神话的危险，因而亟需为其正本清源。创客教育应从STEAM教育的创新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将力量型神话作为一种美学方法引入其中，最终实现创客教育中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同时，创客教育可以从力量型神话中挖掘新隐喻，汲取新力量，让学习者在诸神和英雄的世界中发现并创造自我，真正激发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使教育真正进入由学习者驱动的自组织和超循环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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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看似虚构的但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进行控制结合的艺术方法，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创意源泉。”（杰罗姆 ·布鲁纳，2004）神话作为一种隐喻，对教育过程中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不仅在认识层面能赋予学习者一种身份认同与主体价值，而且在实践层面可激发学习者的创意潜能与行动动力。在高扬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创客教育无疑可以从神话中汲取力量，让学习者在精神的世界里发现英雄的自我，并在经验的世界里造就英雄的自我，最终创造教育的新未来。从神话的视角来审视创客教育，不仅可以在创客文化之外赋予创客教育更为多元的文化理解，而且还可以在教育文化的层面上丰富创客教育的理论内涵。本文首先对两种类型的神话进行区分并对其各自内涵进行解读，然后着重阐发力量型神话的教育意蕴，最后探讨如何推动创客教育从迷思型神话向力量型神话转换的问题。
一、两种神话：作为迷思的神话与作为力量的神话
作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形式，神话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古往今来，只要有人驻足的地方，神话的流传便几乎经久不衰（Campbell，2008）。这些神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作为迷思的神话与作为力量的神话。前者束缚人类改变自我而屈从环境，与决定自身命运的各种情况进行和解，一般以祈祷、献祭、礼仪、巫祀、虔诚和忏悔等方式展现出来。后者则通过力量型的思想启发来推动人类改变环境，以发明许多艺术想象与物质创造来彰显主体的力量与控制生存的法则。
1.作为迷思的神话：田园牧歌式的迷梦
从源头上来说，古代的神话源于人类避免危险和复杂的意识。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起初为了寻求安全，避开自然环境带来的悲苦，便发明出各种关于自然的神话来企图同外部世界相协调，通过祈祷性的神话活动来改变自我，从而屈从四周的各种情况，以此让自己的生活与现实世界联结得更为和谐（Friedman，1992）。例如，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妥协，人类创造出了许多类似海神、山神、雷神与电母这样的神话形象与神话故事，并在日常生活中以牛羊祭祀、图腾崇拜等巫术模仿试图达到与自然的和解。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这种单纯以敬畏外在自然为目的的神话因其微弱的实践性而部分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转而逐渐被一种以促进人类反省内部自我为主要特征的新神话关系所代替。
进入中世纪后，内在的忠实心灵忏悔逐渐代替外部依赖的牛羊祭祀仪礼，成为人类创造神话的另一选择。人类的认识开始从直观中把握客体转向在反思中把握主体。在这一背景下，神话的形式也开始从对外部自然的图腾崇拜转为对自身内心态度的虔诚祷告，且这一转变过程伴随宗教文化的崛起而发展。具体来说，在宗教势力的影响下，原先具有敬畏意味的自然神话经法典化变成了一种具有统治权威的宗教神学；后来，这种统治性的宗教神学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扩展成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体系，最终构成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便有此意。从形式上看，这种精神支柱在实践中表现为人对神灵和上帝的绝对依附，人类的生活、思想与信仰往往都是指向具有统治权威的上帝，而个体身份、自我取向与自我表现则逐渐在这一过程中走向失落。
总体而言，不论是古代外在的自然神话，还是中世纪内在的宗教神话，都是人类回避风险、寻求安全、同决定自身命运的各种外部力量进行和解的表现，从性质上来看都属于田园牧歌式的迷思型神话。这意味着人如果不能征服命运、掌握主动，就只能通过种种迷梦般的神话传说与命运联合起来，而如果能以某种合适的精神方式顺从于这些支配命运的外部世界，就能避免失败，并可获得些许精神上的慰藉（Dewey，2001）。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迷思型神话终究是一场迷梦。它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秩序与精神上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往往容易演变成为某种霸权意识，如常常以巫术或神学来禁锢人性，最终让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丧失殆尽。要突破这种具有统治意味的迷思型神话，人类还需要另外一种能对充满风险的环境进行改造与支配的新神话，即一种内在的彰显人类主体性的力量型神话。
2.作为力量的神话：人为自然立法的智慧
当内在的宗教神话不能有效回应人类的现实困境时，困境便往往会以某种反对信仰和神话的存在方式展现在人类面前，然后重新促使人类寻求其内在身份与主体性，这就是作为迷思的宗教神话向作为力量的内在自然神话的转化。在宗教神话阶段，虽然虔诚祷告从形式上来看是内在于人的，但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内在的神话”仍然是依附于心灵抽象出的上帝，凸显的是对自我的禁锢，因而它展现的并不是真正独立意义上的自我，只不过相较原来那种图腾崇拜式的外部自然神话，它在认知上加入了一维具有思考性的主体，但体现的还是外部权威的控制以及人对外在世界的主动妥协（Rank et al.，2015）。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具有内在意义上的自然神话阶段时，神话就不再是束缚自我的统治权威，而是一种人类获得宇宙能量的桥梁与中介，并以一种以人为主的理智权威形式存在。由于它蕴含着初级的理性裁决成分，因而又是一种力量型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就是典范。
与田园牧歌式的迷思型神话不同，力量型神话致力于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从无奈地逃避世界转为主动地介入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给予自身一个新的角色——主体性的身份。这类新神话带来的首要改变就是为人类创造各种宇宙奇观。这些宇宙奇观不仅使人们产生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感，而且还给予人类扩展心灵空间的启示，以此提供发现自我和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同的机会，进而把人的认识从对神灵的依附转化为自我冲动的释放和人类精神潜能的勃发。在今天看来，人类通过这些神话作出的解释，虽然不完全是史实，但却是以故事想象的片段对现实进行的投射；即使这些故事是错误的、与历史不符的，但故事中被人们普遍珍视的神话形象代表了他们心灵的事实，显露出主体的内心期望。总而言之，人们利用力量型神话发展出一种独立的主体性因素，这显然不同于迷思型神话中人类对待神圣那般驯服和屈从。
内在的自然神话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代替宗教神话，彰显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为自然立法”的智慧。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看，内在的自然神话最早是由外在的自然神话衍生而来的，后来经由内在宗教神话的认识转向，而发展成为一种力量型神话。这其中蕴含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学界在谈及中世纪时所谓“黑暗中的光明”，不可谓不中肯。从形式上看，这种内在的自然神话虽然仍旧保留着神话的抽象与神秘色彩，但如果站在实践的立场上就会发现，内在的自然神话实际上是主体自我感情与观念的外化，展现的不再是外部世界对人类生存的遏制力量，而是真正意义上人的力量和人的潜在欲望在现实世界中的精神投射。正是在这种作为力量的神话支持下，人类才逐渐摆脱对自然与上帝的主观依赖，而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进一步以人的认识标准不断对自然进行“立法”，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与标准。
二、身份认同、价值确立与潜能激发：教育过程中的神话力量
力量型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美学方法，对于教育过程中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量型神话进入教育，首先是让学习者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即在认识论层面给予学习者一种身份认同并彰显主体价值，其次是在实践论层面为学习者提供行动动力，使其在教育实践中能够真正释放创意潜能。
1.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学习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寻求与主体价值的确立
在教育过程中，“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既是个体进入现实生活之经验世界的起点，又是其走向精神教化的终点。从这一意义来说，自我不仅构成了学习的逻辑前提，同时还是学习的现实归宿。首先，作为人类经验中最为普遍的生活现象，自我乃是源于主体的一种感觉，即个体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自行发起及执行自身的种种活动（Bruner，2009）。杜威指出，“唯一的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对于儿童的能力的剌激而来的，这种刺激是儿童自我感觉到所在的社会情境的各种要求引起的，这些要求刺激他，使他从自己行动和感情的原有的狭隘范围里显现出来。”（约翰·杜威，2001）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融入社会主要是通过教育熏染意识、形成习惯、锻炼思维乃至激发感情与情绪，最终形成具有精神文明并恪守道德准则的现实自我。正因如此，杜威才说：“这个教育过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他们是平列并重的，哪一方面也不能偏废。否则，不良的后果将随之而至。”（约翰·杜威，2001）
对于自我的生长与发展来说，以力量型神话作为隐喻的教育是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成因。就自我形成的源头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人既不是直接通过接触来对世界进行反应，也不是自己主观世界的囚徒，而是先对世界进行表征，并根据这些表征做出反应或行动。这些表征是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产物，而这些精神世界又是由自身所处社会中的种种神话与英雄故事所铸就（Bruner，1979）。从这一视角看，力量型神话为个体提供了一系列隐喻的身份、一套包含了各种可能性的成长模式，因而对于呼唤生命本身的深度觉醒，引导学习者进入内心世界，并发现面向未来的真实自我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赋予学生以主体意义的寻求与存在的体验，协助学习者学会使用那些建构现实的工具，同时还使其可以从赖以生存的文化中寻得一份身份认同，让每个成员都能建构认同，并在面向未来的现实世界中找到合适的位置（Jones，1989），从而使自身在文化的滋养中不断成长。
从自我的现实归宿来说，以力量型神话作为隐喻的教育，其价值在于激起学习者致力于寻求主体价值的崇高感与行动力。在教育中，学习以意义生成、参与感和经验建构为目的，其要务乃是如何让成长中的儿童直接从学校经验中创造出意义，使之和他们生活其中的文化发生关联。在实践中，学习者习得的知识最初源于他们所属文化之中的神话、历史、民间传说与通俗故事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可以潜移默化而又持续不断地滋养人的文化认同感，赋予儿童创立一个与所属社会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维与情感世界。在力量型神话滋养下，学习者不再以旧的方式理解世界、看待知识资源的用法以及他们本身在学习中的位置；相反，学习者不仅能够以自身的方式抓住知识的意义，而且还可以使用外部世界来延伸自己的力量，敢于批判、质疑，乃至于改造和创造外部世界（Campbell，1995）。
2.指引创造的力量型神话：教育实践中激发创意潜能的力量
从实践的视角看，力量型神话作为连接外在现实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桥梁，其中蕴含着各种潜在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创造性。通过种种充满力量的神话，人类能够摆脱教化性的神话世界带来的束缚，结合自身的理智思考与现实行动进一步将世界主观化，不仅能塑造一个马克思所谓的人化自然，而且还重新创造出了一个富有人性的精神家园。更为重要的是，个体依靠自己的理性并在力量型神话的启发下，可以逐渐摆脱日常经验中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与危险，不断获得智慧能力的发展，并在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之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从而在彰显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前提下真正达成确定性的寻求。这一由力量型神话引领的双向建构过程在教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促进学习者个体的不断发展，同时还能推动学习环境的持续重构，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学习者作为主体的创造性力量。
杜威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神话不是指对于有关事实和价值的固定信仰，而是指人们对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感觉，以及如何献身于实现这种可能性事业的一种态度与行动，那么这样的神话就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存在（约翰·杜威，2005），因此便具有教育的价值。力量型神话除了能在思想上启发人类心灵、指引主体精神，还能进一步在教育实践中激发自我创造的欲望与行动，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开化力量。具体来说，恰当的神话能够通过故事化的情节、人物形象、象征性符号来体现和表征现实的困境，从而为学习提供一种现成的外化手段（Externalization），如寻求联结、暗示相似的隐喻，因而它又是一种指引创造性的教育力量（Bruner，1959）。从学习的视角看，这种创造的神话主要指现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现实条件的应用和发明而使其存在的目的和后果，其包括对这些可能性的设计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操作程序。在教育实践中，力量型神话经由教育的改造，可以用适当的形式来表征复杂的结构，然后借助艺术的隐喻将以前近似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最后以外在的故事共享给学习者，从而使其能通过各种艺术创作、科学工具与技术手段激发创造性的行动。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力量型神话便是点燃教育中学习者生命之火的火把。
三、摆脱迷思，赋予力量：推动创客教育之两种神话的时代转换
近年来，在培养创意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时代理念驱动下，创客教育成为教育改革中的新神话。这些新神话中，既掺杂了虚妄的教育迷思，也蕴含着潜在的教育力量。我们要避免创客教育落入第一种迷思型神话的陷阱，努力使其在实践中谱写出第二种力量型神话的篇章，从而真正展现出改造传统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力量。
1.教育的新迷思：被神话了的创客教育及其祛魅之道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人类文明可谓一场教育和灾难的赛跑。创客教育承载着人类变革传统教育和跑赢灾难的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教育工作者、学界专家、思想先知、意见领袖、政治领导人乃至社会公众的热烈追捧。艾利卡·哈尔夫森（Erica Halverson）等人指出：“从认识上来看，在高扬创新精神的信息时代，创客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中的新秀，其产业发展一日千里，被公众寄予了颠覆传统教育的高度期望。”（Halverson et al.，2014）然而，在充满复杂性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万众瞩目的创客教育往往被赋予了其自身不能承受的重担，被动肩负的教育改革的无限责任让创客教育在理想的高远与现实的尴尬之间陷入了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黛比·查奇拉（Debbie Chachra）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教育工作者一边将创客教育说得无所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充满智能化的新教育；一边又换汤不换药地将传统教学模式贴上创客教育的流行标签，试图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来完全替代传统教育。”（Chachra，2015）把创客教育说得无所不能，将创客教育视为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唯一希望，认为教育的前途和命运系于创客教育一身，凡此种种，都不是对创客教育的维护和发展，而是对其深重的伤害。
创客教育在实践中受到的过度追捧，使其有蜕变成为一种迷思型教育神话的危险，可能会让教育变革陷入一场丧失了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狂欢之中。针对这一点，保罗·克尔施纳（Paul Kirschner）等人指出：“在一些人看来，只要在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创客的名称、采用了各类先进的技术工具（尤其是时下各种时髦的3D打印、智能机器人与开源硬件等），创客教育自然而然就能显示出强大的颠覆力量，整个过程就像是一种迷思型的神话认识，其结果往往会落入有做没有学的陷阱。”（Kirschner   et al.，2017）反观现实，我们惊异地发现，当创客教育初露峥嵘时，学界的讨论充满了热情；当创客教育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时，严肃的学术讨论特别是理性的学理探索却陷入沉寂。创客教育的实践如火如荼，而系统的学术研究却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平衡的创客教育之车最终会驶向何方，无疑是个未知数。创客教育亟需正本清源！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创客教育迷梦，让创客教育在迷梦型神话中走向迷茫，而是需要塑造一种力量型神话，从中汲取力量，使创客教育中的学习者既能在教育的认识层面发现英雄的自我，又能在教育的经验世界里造就英雄的自我，从而真正让教育展现出改造世界的力量。
2.创客教育的力量型神话隐喻：让教育变革的未来充满力量
神话作为一种教育隐喻，其对创客教育的启发，首先是在认识层面上丰富儿童的心灵空间，以各种艺术方式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力量型神话在本质上是为了把意义赋予经验中的规则并形成一种美学方法，其中蕴含的各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是协助人类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经验具有经济性、简约性和联结性。要做到这一点，创客教育可以从STEAM教育中汲取营养。STEAM教育是由STEM教育加入一个A（即Arts）进化而来。多了一个艺术成分，让原本属于综合性、跨学科性、面向理工学科的STEM教育有了全新的变化。人们通常都是从技艺和技法的层面将“A”理解为艺术（特别是美术和美工设计），但在笔者看来，这仅仅是“A”最浅层的涵义，其更深刻的意蕴在于：艺术教育赋予了学习者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对于数学、科学、技术与工程实践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由理性和逻辑主导的数学、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课堂上，很难培养出想象力和创造性。此外，STEAM教育中的“A”还肩负美育的责任，即在强调数学与科学这一认识层面上的“求真”和技术与工程这一实践层面上的“向善”的基础上，也应发展学习者的审美能力，使其产生美的情感体验，最终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创客教育是在用技术拨动学习者心灵的琴弦。而这正是教育始终坚持不懈的高层次追求。力量型神话作为一种美学方法引入创客教育，和STEM教育中引入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力量型神话可以孕育出创客教育的新隐喻，从而赋予其力量，让学习者在诸神和英雄的世界中发现并创造自我。创客教育在教育改革中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以创为思”和“创中学”这一核心思想上，其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儿童对学习主动探究、积极创造的认识与心态，并为他们提供积极的方向指引。凯莉·佩普勒（Kylie Peppler）等人指出：“当创客教育突出强调某种知识与认识的连续性时，儿童认为自我思维是具有无限可能的艺术家感觉，便开始逐渐转化为对思维运用的学习信心。”（Peppler et al.，2016）从这一点来看，创客教育的力量型神话隐喻一旦建立，它对儿童的影响在认识层面则表现为推动学习者理解、认识、预测乃至主动创造生活其中的世界（Dougherty，2013）。从实践层面看，在力量型神话驱动的创客教育中，现实行动中的能动感与创造性更是创客教育赋予儿童在学习实践中超越一切时空流变的重要法宝。李·马丁（Lee Martin）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以工程为核心的创客教育会召唤学习者进行一种尝试性的直觉跳跃，有时甚至是去建立一种尝试性的理论与创造性的活动，当学习者应用创客教育驱动的创新行动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时，就会表现出一种主动的造物实践。”（Martin，2015）从知识产生的视角出发，以造物的工程实践为核心的创客教育在实践过程中致力于将学习者的创意思维从无形变得可见，使其从思想层面上的潜在可能性变成现实意义上的创造性。如此一来，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真正得到激发，教育便可进入由学习者驱动的自组织和超循环的新境界，创客教育也将在教育改革的历史潮流中真正展现面向未来的开拓性力量。
四、结语
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今天的教育同样处在深刻变革的历史洪流之中。对教育变革饱含热情的人们虽然已经见惯了“失望之冬”，但仍然对“希望之春”充满了憧憬。创客教育的航船承载了教育未来的希望。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已经能够遥望到这艘在教育的蓝海中前行之航船的桅杆尖头。经由我们的努力，未来一代的学习者，将可以搭乘这艘航船，驶向在诸神和英雄的世界中发现并创造自我的教育彼岸。本文对神话之教育意蕴的阐发，其目的正在于赋予创客教育以力量。文化是教育之根。围绕神话与文化、神话与神话、神话与教育、神话与创客、神话与未来等诸多主题展开探索，把神话中蕴含的丰富文化遗产转化为宝贵的教育资源，是未来我们需要长期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可以让创客教育植根于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与思想的力量，真正彰显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在技术可能统御一切的时代，撕开物质力量禁锢教育的重重铁幕，创造出一个充满激情、思想与批判的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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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ker Education Breaks Myths to Wisdom: A Metaphor from the Strength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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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ultural form, mythelog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mythe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mythical mythology and strength mythology. The mythical mytholog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dyllic dream that
restrains human beings from changing themselves and makes them succumbs to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strength mythology shows the wisdom that human beings legislate for the nature and encourages humans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ought inspir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ength mythology on the education proces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ubject identity in epistemology,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value in asiology, and
inspiration of ereativity in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of advocating innovative spirit, maker education is entrusted with
the great hope of reform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maker education in practice puts
it in danger of becoming the mythical mythology of education. H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get to the root of make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maker education to learn experience and wisdom from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TEAM education and introduce the strength mythology as an aesthetic method in order to reach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maker education. Meamwhile, maker education should discover new
metaphors and draw new power from the strength mythology to enable learners to discover and create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of gods and heroes. Thus, maker education can truly stimulate the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leamers,
and make education enter a new realm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hypercycle driven by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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